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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记忆

我家来了个理发师
■赵荣熙 文

学校放暑假了，上小学的孙子元
元，像往常一样来爷爷家小住几天。
这天午休后，孩子正聚精会神做着暑
假作业。

楼下安全门的话筒突然响起，孩
子警觉地跑过去接听，他改用沪语问
道：“喂，侬是啥咛啊？”随后，他手提
着话筒转过身子面带诧异神色征询
我道：“是个理发的，让不让进？”我莞
尔一笑，拍拍孩子的肩膀答道：“是给
爷爷理发的，当然让进！”孩子随即用
食指按了一下话筒上的开门键，只听
得楼道下的铁栅栏式的安全门“咔
嚓”一声响，紧接着一阵急促的登楼
踏步声由远而近、由轻而重地传进了
我们四楼，出于好奇心，孩子贴着半
打开的房门，凝神地望着楼道处，想
看看到底来了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当一位上着蓝白相间的T恤，下着米
色长裤，右手提着拎包，中等个儿，面
带笑容的来人站立在他面前，并一边
伸出左手抚摸他的额头，一边轻声细
语问：“小朋友，认得我吗？”孩子一下
被来人的这番亲和感所融合，立马走
上前，连拉带推地把来人拥进了屋
子，并向着正在厨房忙活的奶奶直嚷
嚷：“我家来了个理发师，我家来了个
理发师！”

孩子之所以这么嚷嚷，在我看
来，一是“好奇”。小孩子家只有在收
看旧社会故事片时，才见过大户人家
请来“教书先生”、“厨师”、“理发师”
等上门服务，想不到爷爷今天居然也
请来了位上门剃头的师傅；二是突然
来了个外人，元元想提醒正在忙活的
奶奶来接待客人。话音刚落，奶奶果
真转身来招呼来人：“老夏，有劳您

了，您又来为老赵理发了，请进！”孩
子没想到奶奶对来人如此熟悉，茫然
地瞧了瞧我，似乎想问我：“爷爷，这
是怎么回事？”我指着来人告诉他：

“元元啊，他可不是什么理发师哟，他
是爷爷在老年读书会里的一位书友，
你应该管他叫声爷爷才是！”

他奶奶接过话茬道：“这位爷爷
啊，每个月都要来一回我们家，为你
爷爷理发呢。”

是啊，打从他第一回“上门服务”
至今，少说也有十来回了，这每月一
次上门理发的“潜规则”，得从去年我
和老夏结伴“欧洲游”说起。

去年 11 月 13 号傍晚 6 点许，离
去浦东机场登机出发“欧洲游”只有4
个多小时了，本小区的老夏手提肩扛
地带着行李到我家，两人再次打点一
下各人的行李，看看还欠缺点啥？无
意中老夏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我的
着装，发现我的头发乱蓬蓬的，挺不
顺眼，他猛地对我道：“赵老师，你的
头发该理一理，这样出国，影响中国
人的形象。”我说：“对啊，我怎么就没
注意到呢？现在去店里理发怕是来
不及了，咋办？”他立马说：“如果你不
介意，我给你理。”他的“毛遂自荐”让
我一愣，因为我以前只听说他原是位
国企的宣传科长，下海后，开过照相
馆，是个专业的摄影师；开过画室，是
个不错的画师，却不清楚他还深藏着

“理发”这手艺活。在这节骨眼上，我
顾不上许多了，便赶紧说：“会理就
行，那就有劳你了。”他马上回家取来
了“家伙”，三下五除二，只花了刻把
钟就解决了问题，而且剃得光洁平
整，完全说得过去。我不禁翘起大拇
指对他道：“真了不起，文武兼备啊，
怪不得你爸妈给你取名叫‘斌斌’。”

逗得他哈哈一笑。老夏见我对理发
结果很满意，便一边收拾“家伙”，一
边直率地说：“往后你每月一次的理
发我包了！”这以后，我真的成了他锁
定的服务对象了。

这天他照例来了，习惯地把靠墙
的座椅搬到屋中央，我就坐后，他给
我围上蓝色围兜布，先是用梳子粗略
地把我头发梳理一番，接着操起电刨
推子，从下向上，从左到右，有条不紊
地剃了一通，而后再用发剪将参差不
齐的头发修平，末了从刀鞘中拔出剃
须刀，把我的发结和脸腮部位的胡
须、茸毛刮净。他这“一招一式”全被
我孙子元元看在眼里，趁我解下围兜
布之时，孩子走到老夏跟前，腼腆地
说：“夏爷爷，要不您也给我剃一剃。”
我看了看表对孩子说：“到点了，夏爷
爷该去老年书画班授课了，改天再请
夏爷爷为你理发可好？”孩子点点头
答道：“好吧！”

不难看出老夏是个“大忙人”。
我与他两年多交往得知，这位年近古
稀、退休多年的老党员，除了每天必
须操持“买汰烧”家务活外，还兼着一
大堆的社工职责，如街道党员服务中
心书画工作室的当班画师；市光三村
老年书画班辅导老师；街道志愿者义
务法律咨询员；殷行街道“双创”督导
员等。用他的话来说：“而今退休了，
比我在岗时忙多了。”他每月“光临寒
舍”一回为我理发，可谓是“见缝插
针”啊。

老夏收拾完“家伙”，便向我们
祖孙三个一一道别。我把他一直送
至底楼门外。望着他一步步远去的
背影，我觉得我的这位“理发师”正秉
持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脚踏
实地一路践行着。

窗台长出太阳花
生活故事

■余宏达 文

今年，上海的夏天一改往年骄阳
似火的狂躁劲，经常阴沉阴沉的，再
加上尘霾施虐，清晨老听到“……洗
晒指数 4 级，不适宜洗晒”这类随气
象预报而来的生活指数预报。夏末
临秋的某一天，趁天气还可以，我和
妻子赶紧在阳台边晾些衣物，几乎是
同时，两人都发现窗台上已较久疏于
打理的花盆里，不知何时开出了几朵
小黄花。

“咦，你什么时候种过这种花
了？什么时候买的？挺好看的。”妻
子问我。

我认识这种花，在我儿时就认
得，我原来住过的弄堂老房子里，几
乎家家晒台上都种有几盆这样的
花。“我没种过，也没买过。”我回答妻
子，“这是太阳花，很好种养的，可能
是别处飘来的种子吧，落在了我们家
窗台的花盆里，也可能是鸟儿带过来
的，反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行’了。”

凭我对太阳花的印象，太阳花
易种，只要有土，它们就能活，到时
准开花，花朵的颜色丰富多彩，也够
鲜艳靓丽，早在扬州路居住时，老爸
老妈也在晒台上种了些太阳花，被
栽在了旧脸盆改成的花盆里，但是
每年夏天开起花来，满满的一盆，五
光十色，十分耀眼，一点都不输给那
些名贵的花。

查了下资料，原来太阳花的学
名还挺雅的，叫半枝莲，喜阳，是夏
天开花的彩花之一，因是肉质茎，不
需要多浇水，开花时花色繁多，如我
们刚发现窗台上有太阳花时，它们
开的是黄花，这几天它们又竞相开
出了小红花。

事情就是这么怪，我们刚搬来现
在的住处时，对养花草也挺感兴趣
的，赶上星期天就往花鸟市场跑，雀
梅、五针松、君子兰、杜鹃花、茶花、吊
兰、文竹……一盆盆的往家里搬，观
花的、观叶的，喜阴的、喜阳的，都买
来养过，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一
盆能养活挨过几年的，最多也就养个
二、三年吧。有位同事曾经对我说，
连一般的花木都养不好，名贵些的你
就不要考虑啦，你就养盆铁树试试
吧，铁树最好养，只要少浇水，记住一
定要少浇水或不浇水，一般不会死
的。惨不忍睹的是，我连养了2、3盆
铁树，结局还是一个“死”字了结。

没想到，死了养花种草的这颗
闲“心”之后，好多年过去了，今年，
窗台上竟然毫无知觉地长出了几枝
太阳花，令人喜出望外，欣赏之余不
免感慨，精心养花花不开，无意赏花
花自来。

太阳花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边开
花边结子，秋后会自行枯萎，但它能
自播繁殖，明年，还能在窗台上看到
太阳花开花吗？期待着。

勿搭界
闲话花样

■郑树林 文 剪纸

到公司上班后交关事体往往自
家做得蛮好，但是老板动勿动还要请
我吃排头，明明跟我一眼眼还勿搭界
格业务做坏脱了，硬讲与我搭界，要
扣我格钞票奖金，弄得我火气黑大。
跟伊摆道理，依不听还要吓我，再讲
就炒鱿鱼。么办法，啥人让我来了迪
个部门，迪个老板手下做生活，只好
吃瘪。

其实阿拉生活、工作中往往有
交关事体明明一眼眼勿搭界，可由
于别人格勿了解，硬把伊搭界进
去。还有交关事体明明搭界，到了
关键辰光倒是勿搭界了。好事体是
人家格，错误格事体就跟了我。到
底啥事体跟我搭界，我一直弄勿清
爽。所以讲公司里厢发生事体格辰
光，我现在是基本上勿去关心，生怕
跟我搭界，到了外面交关闲事我还
不去望“斜眼”，生怕跟我搭界。越
是勿想搭界越是会的搭界。这天早
上公司里来了交关警察，一问原来
是公司里昨天夜里厢有小偷，到阿
拉公司里偷么事，警察一个个问了
公司同事，想想格种事跟我总归勿
搭界，就到边上去白相寻两格同事
嘎山胡。

等到警察走了之后，老板让阿拉
自己检查自己少了啥么事，我拉开自
己格写字台一看，坏了，翻了一塌糊
涂，勿搭界嘎事体又跟我搭界了，现
在想想还是有点胸闷。

勿搭界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职
场中可以用的太多太多，隔壁邻居吵

架跟阿拉勿搭界；马路上车子出事体
勿是我，跟阿拉勿搭界；同事格业务
做拉好勿好还跟我勿搭界，公司格业
绩上勿上得上去也跟我勿搭界，我只
要做好自家格工作跟我勿搭界格事
体尽量勿去搭界。到了年底公司总
结汇报，勿晓得那能就是因为勿搭
界，领导讲么团结合作精神勿仅仅是
扣奖金，还让我降了一级，真勿晓得
啥地方又做错特了。后来才晓得公
司格文化是团结，共同前进，勿因为
某一个人的工作好就升职，一个公司
大家都是同事只有大家才搭界，公司
才会得壮大。

勿搭界在我们的公交车地铁上
也常常听得见，一些小偷偷东西，有
乘客明明看到，还有东西被小偷偷
去了，报了 110 之后警察到来，小偷
把偷的东西扔在地上，警察让一些
乘客作证明，可许多人都以没看
见、勿晓得、跟我勿搭界而不愿意
去作证，特别气人的是被小偷偷走
东西的现在找到了，也不愿意作证，
警察没有人作证明，么证据就无法
给小偷定罪。这样的勿搭界实在是
害人呐。

■徐春望 文

杨浦地处上海市区的东北，在这
地方，我吃喝拉撒 60 多年，可以骄傲
地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杨浦人！

从定海桥到同济大学，从大连路

到共青森林公园，我的足迹遍及杨浦
大街小巷，亲眼目睹这块地方的变化，
被这里人们的胸怀所激荡。

我的童年在石库门度过。那时荆
州路霍山路一带，除极少数几栋洋房
外，都是石库门住宅。我住芝阳里时，

记得有个夏天母亲哮喘发作，石库门
弄堂邻居个个关切，拿凳子的，倒水
的，扶一把的，安慰的，纷纷出手相
助。石库门的人热情、善良。整个弄
堂洋溢温馨的画面，过了半世纪，我依
旧难忘。

青少年时期，我在学校度过，就读
的市东中学在荆州路惠民路拐角上。
市东的老师上课认真，不仅教你学课
本的知识，同时也传授你课外的生活
经验。放学了，老师往往很晚才离校，

学生有疑问仍可向老师讨教。班主任
总是把我们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时
刻关心我们的成长。老师敬业、亲切，
令我们受益终生。

后来因文革，我这个初中学生，被
组织分配进了在长阳路临青路的机械
厂，开始了青壮年的漫长生涯。上海
的百万产业工人，杨浦差不多占了近
半数，我成为其中之一。每天从事生
产劳动，不管是寒冬腊月或酷热炎夏，
不断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在大公

无私的群体中，时时感受勤劳、正直。
我成家在杨浦，住在黄兴路延吉

西路的居民楼里。随着改革开放，石
库门住宅成片消失，代之拔地而起的
幢幢摩天楼。工厂企业在结构调整中
关、迁、转，商业中心和服务业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知识杨浦高歌猛进。

摊开上海市地图，在图上把杨浦
勾勒出来，大杨浦多么像展翅之鹰。
为追逐梦想，正飞出黄浦江，飞往蓝天
白云的未来。


